
壹、明光法師簡介

明光法師台灣台北縣人，一九五二年生，一九七八年出家，

一九七九年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畢業。現任台北市佛教會理事

長、中華民國佛教會副理事長、世界佛教僧伽會青年委員會主任委員、大

雄精舍住持、台中中天寺住持，並曾擔任美國佛教會大覺寺及莊嚴寺方丈

近十年。重要著作有《初探佛教原理的系統觀》及《中華民國台灣佛教兒

童教育概況》、《佛教與生命》等書。 

貳、問與答

問：請問您當初怎麼從基督教的信仰轉變為佛教，佛教有什麼特別吸引

您的地方？

答：我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家庭，傳統家裡有燒香拜拜，小時候也會跟著

父母親到附近的宮廟，或山上的寺院參拜；隔壁還有基督徒會叫我

們到教會參加主日學，所以小時候宮廟也去，山上的寺院也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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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我們招呼，只見法師提著一只布包從門外走進，輕鬆穩健的步伐，彷若一位

久居深山，甫從山林出關的禪行者，身姿瀟灑飄逸，法相莊嚴飽滿。第一次見

到法師，就對他爽朗的笑顏印象深刻，法師一開口，那聲音沉穩厚實，更讓人

感染到一股靜定詳寧的氛圍。互相寒暄過後，我們便一同走入法師砌築的時光

甬道，回顧明光法師過去學佛、辦活動，與學佛青年廣結善緣的點點痕跡。

54∣ 雜誌 564期



教堂有主日學活動也去。在那邊和教友一起聽故事唱歌，活動結

束後還會發一張聖誕卡給大家，我們都很歡喜，小時候的成長環

境就是這樣。

後來讀初中、高中之後，大部分的時間也都用來參加這些活

動，那時候喜歡到寺院，因為環境很安靜，很歡喜到寺院讀書，並

利用假日到山上。同時也喜歡到教會，因為教會有青年團契，當時

年輕，當然也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，而且我小時候就喜歡哼哼唱

唱，參加了那裡的聖歌班，跟大家一起唱詩歌的感覺很好。當時唱

詩班的人數雖然不是很多，但也分了四部，男眾分高、低音兩部，

女眾也分高、低音兩部，唱起來很和諧。當時比較有機會參加基督

教的活動，倒也不是一開始就將自己歸屬為基督徒。有一陣子，白

天會在海明寺讀書，星期六晚上則到教會參加團契。因為海明寺的

山上很寧靜，讀書效果特別好，為了專心唸書，我會從家裡走路、

騎腳踏車上去，中午用餐就到山下吃碗麵再上來。後來山上師父跟

我說：「陳志明，中午就跟我們一起吃不用下去了。」就更方便

了。就這樣開始跟佛教有接觸的因緣。

高中考大學的最後一個月，班上同學想找一個地方做最後的

準備，因為經常到海明寺讀書，當時我就問悟明老和尚：「我們

班上幾個同學想到這裡讀書，準備聯考，要借住一個月，是否

方便呢？」悟明和尚說：「歡迎你們來啊！」剛好有一座新蓋的

廟，環境很清靜，所以就邀了班上三個同學，連同我一共四個，

在山上寒窗苦讀了一個月。老和尚不忘貼心地提醒我們：「你們

住在這裡要跟大家作息一樣喔，大家起來你們就要起來，但是你

們不用作早課，打板後就可以吃飯。」就這樣，我們在山上住了

一個月，所以就跟佛教有了接觸。後來有兩個同學考進了台大法

律系，我考進中興統計系，還有一位隔年考上淡江，所以老和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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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歡喜。第二年有很多高三生也到山上來讀書，因為我們表現不

錯，所以開了這個風氣。

因為當時我也有參加基督教青年團契活動，所以在學校也參加

校友團契，禮拜六參加聖歌班，禮拜天也要聽牧師講道。有時候教

友會說：「年輕人，你們也可以來當主日學的老師。」於是我就被

安排野外的主日學。禮拜前有個主日學兒童班，比較偏遠的地方小

朋友不方便來，所以我們就派人擔任野外主日學的老師，講故事並

且教他們唱歌。由於在基督教會聽牧師講道久了，當時心裡想當個

牧師也不錯，後來還有機會參加《聖經》研習班，還跟一位神學博

士說自己想讀神學院。神學博士問我，父母親是否為基督徒？我回

答不是，他便要我好好考慮考慮。

在大學期間，參加基督教的團契比較多，有時候擔任詩歌的

帶領，一直到大學畢業。以前考試很順利，但到大學畢業的時

候，研究所沒有考上，預官也未如期考取，只能服一般兵役。不

過很幸運，當兵時擔任憲兵，憲兵訓練完就分發到士林憲兵隊，

那時候先總統蔣公還在。有一次先總統蔣公出勤，需要我們沿途

站崗，那時的營長問：「陳志明你會什麼？」我回答會刻鋼板。

之所以懂得這項專長，是因為以前教會每個禮拜牧師講道時，需

要鋼筆刻在蠟紙上，用油墨印「週報」，報上註明要唱哪些詩，

《聖經》第幾節，或講道的題目，這些都要有人幫忙，所以我也

就習得這項技能。

因為會刻鋼板，所以蔣公出勤時我就被安排到前面排，可以工

作上班，其他憲兵有的則被排到連上站衛兵，比較辛苦。因著這樣

的因緣，就比較有時間讀書，在工作之餘準備考試。第二年要退伍

之前，報考了交大管理研究所與政大統計研究所，結果很幸運都考

上了，所以退伍後我就去唸了交大。

專訪音樂禪行者─明光法師

56∣ 雜誌 564期



所謂的「統計研究所」比較學術，「管理研究所」比較可以靈

活應用，但管理研究所必須具備法、商、理工的資格才能報考。我們

學法商統計的，除了要考經濟學，還要配合背景，安排不同的考試科

目。雖然我的筆試成績不算好，但還好口試成績不錯，所以後來就進

去了。在交大念書的日子很歡喜，第一年被學校選上學生主席，就要

幫忙籌劃活動，比較忙碌；第二年將大部分的課都修完了，就開始收

心寫論文，後來又聯繫上在海明寺的道友，知道他們有個「大雄精

舍」的道場很清靜，我就跟師父講希望可以到此借住一段時間。由

於慈悲的師父很歡迎，所以我就跟父母親說，因為要專心寫論文，所

以已經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暫住，請他們放心。那段時間我邊寫論

文，邊看一些高僧傳記，一方面在教會覺得很平安喜樂，然而做個

佛教徒也很開朗，於是追求真理的心就慢慢浮現出來。

讀佛經、唸高僧傳記的時候，曾被佛陀願意捨棄王位，出

家修行的故事深深感動，於是在經過深思之後，就決定一個重要

的人生方向─先出家！出家之後有個謝教授很關心，對我說：

「你出家了還是一樣可以把論文完成啊。」更堅定了弘法利生的

這個志向。

因為過去有這樣接受完整教育的經歷，也影響我希望佛法的教

授可以從小朋友開始扎根。所以我們寺廟裡成立青年會，元宵節的

時候鼓勵大家做燈籠來供佛，精舍也成立了兒童班、合唱團，還有

佛學講座、禪修班青年會等等。基督教每個禮拜都有「主日學」，

當時我們就將佛教的共修叫做「佛日學」，僧俗一同唱佛曲、唱經

句，或是拜讀高僧講的法語，講佛教故事。此外，還有畫畫班、韻

律班、閱讀班、棋藝組，以及小朋友的念佛班。現在台北的「大雄

精舍」幼童班都還在，我主持的海明寺也有合唱團。佛教告訴我們

要信解行證，「解」和「行」是一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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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為什麼不等到畢業之後再出家？出家這個決定對家裡而言，是否有

很大的阻礙？

答：開始父母以為我只是說說而已，隨著我的志向越來越堅決，父母就

變得比較緊張，畢竟是傳統的家庭，老一輩的觀念認為出家就是失

掉了一個孩子。雖然當初父母親比較難接受，但他們尊重孩子的決

定，後來父母到寺院看我也很放心。

有一次我跟師父說：「法會期間是不是也可以辦文物展覽，

以園遊會的方式來跟信眾結緣？」師父覺得不錯，就允許我來籌

備。那時我也邀請父母過來看看，讓他們知道出家並非就是想跟

他們斷絕關係，出家生活不是死板單調的。後來大雄精舍從四維

路搬到信義路，於是我將過去以及在基督教辦活動的經驗結合

起來，開設兒童班合唱團與青年班、婦女班。那時候精舍一到三

樓是獨棟，有很大的空間，所以暑假期間，就為小朋友安排夏令

營。通常小朋友都很喜歡唱歌、聽故事，於是我就開始收集一些

歌曲，不夠的就請老師找。結果發現佛教音樂不只小朋友歡喜，

連青年朋友也喜愛。某一回我們聽到一首日本的《心經》音樂，

演唱者用了四種方式來吟唱《心經》，聽了好令人歡喜，好像白

雲在群山裡面飄移的感覺，所以後來我們特別把那個曲調另譜成

曲，用交響樂的形式配樂，用四種方式配合中文吟唱，得到很好

的迴響。

因為帶活動的需要，慢慢也收集了很多適合小朋友唱的歌曲，

幾年下來也就收集成一本兒童佛教歌曲集。當時有一位吳居徹教授

做了很多佛曲，慧炬也有出版，我們精舍七十年成立，就請他來當

指導老師，前後大約十年。吳教授將很多長老寫的詞譜成曲，作的

曲子很好聽，道場在講座之前，就會先唱幾首莊嚴會場，若有佛化

婚姻儀式，就唱「美好姻緣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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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佛曲的唱誦要用什麼聲音來唱會比較莊嚴？您認為自己的聲音有哪

些特質，適合吟唱佛教歌曲？

答：佛教歌曲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，一種是獻唱，譬如在佛學講座之

前，先唱誦兩、三首佛教歌曲，這是屬於表演性質的；另外一種

是在活動當中帶動唱，譬如有準備常聽到的佛曲，適合在夏令營

帶著大家一起高歌，基本上帶動唱的佛曲就不能太困難。為了因

應當時夏令營的性質，我們找一些五線譜和簡譜，編寫比較簡單

的音樂，其中有一首「月公公」蠻不錯，歌詞是這樣的：「月公

公你到那兒去，我到那廣大的虛空，踏過雲和花露，經過星星

的花園，到極樂世界去。」這首歌很簡單，唱起來小朋友一定很

歡喜。有一位老師曾把六字大明咒「嗡瑪尼貝美吽」做成曲子，

邊彈邊唱；後來又找到白居易寫的：「做也阿彌陀，行也阿彌陀

佛，即使忙事件，還是阿彌陀佛。」這四句話很簡單，我就請音

樂老師幫忙譜曲。

問：小朋友來參加「佛日學」，有沒有父母不一定是佛教徒，因為小朋

友來參加而接觸佛教的因緣。

答：對，一些父母也傾向佛教，所以他們都鼓勵小孩子來參加。有些則

是孩子來參加之後，父母親變得很歡喜。

問：法師本身很喜歡唱佛曲，您在很多道場都成立合唱團，這是不是一

個方便度眾的方法，讓很多人能夠進入佛門？但會不會遇到只是因

為喜歡唱歌，但不一定在佛法上深入的？

答：也有，喜歡唱歌就來參加，這是好事，我們也會唱其他的歌曲，不

是完全都是佛曲，好聽的曲目都會唱，因為歌是生活的寫照。佛曲

都有佛法的內容在裡面，很多歌詞是高僧寫的法語，是接觸佛法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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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途徑，以這種哼哼唱唱的方式，會很容易記得。像「諸惡莫

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這類偈語，也可以用上。

問：西方唱詩班跟東方佛教音樂有什麼不一樣？

答：佛教音樂以梵唄為主，寺院殿堂上以磬、木魚、鐘鼓呈現；西方音

樂以鋼琴來呈現，像基督教、天主教堂，他們以風琴、鋼琴、管

風琴陪襯，能夠千人合唱哈利路亞和米賽亞，創作出很多感人的

音樂，音樂對他們的宗教活動是極為重要的。佛教基本上比較傳

統，梵唄的唱誦幾千年流傳下來，比較少使用鋼琴和西方的樂器

伴奏，但一些有音樂素養的人，在認識佛法之後覺得佛法很好，

希望可以把佛法的內容透過歌曲呈現。這方面的人才他接觸佛法

之後，會把很好的歌詞譜成曲，透過音樂的展現攝心，讓弘法利

生的事業發展得更好。

二、三十年前，日本的佛教音樂就能夠把《心經》用四種方式

誦唱，還用交響樂器來配樂，這幾年台灣也有越來越多人從事這方

面的創作，也在合唱團獻唱交流。現在《心經》的出版創作有好

幾種版本，例如黃友棣大師的創作曲，以及知名作曲家─李中

和的創作曲，交流的方式不一樣；像廣慈老和尚也很有心，成立

了中華國際梵唄音樂交流促進會，藉此把佛教音樂的特質展現出

來。剛才我談的這些，是接引眾生的方式。唱誦有很多腔調，不

論用傳統的音樂表達，或以現代樂器演奏，都各有其特點，可以

多元發展。

問：您剛剛提到廣慈老和尚要提倡梵唄的交流，這跟道場做早晚課有什

麼不一樣？因為早晚課這是一個例行的工作，這樣的心態會不會對

於梵唄的唱誦讓人有不一樣的感覺？

專訪音樂禪行者─明光法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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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我過去曾親近幾個長老，他們是最早教我們梵唄的老師。長老說

梵唄也是一個修行的法門，這個法門叫軟修法門，除了莊嚴性之

外，也能夠讓身心舒暢，因為梵唄也是對佛菩薩的讚嘆，從心發

出來清淨心。像「佛寶讚」就是對佛的讚頌，還有「爐香讚」、

「彌陀讚」，這是對阿彌陀佛功德心的讚仰；「藥師讚」是對藥

師佛的禮讚。我們在禮讚當中要用恭敬心來唱誦。「普賢十大行

願」談到，要禮敬諸佛，第二是稱讚如來，唱誦梵唄是對佛的禮

讚，所以自然就能夠攝心。每天的早晚課如果按照規矩，專注的

誦唱，就能夠利益人天，有形無形的有情眾生都能夠感受得到音

律之間的和諧美妙，讓人能夠忘掉煩惱。經典裡有一個典故，說

到梵唄曾讓正在交戰的兩方軍隊，因為聽到音樂的美妙，就忘了

要打仗了，這是說明妙音有這種功能。「梵」是清淨和雅，所以

佛教音樂讓人聽了心能夠清靜下來，而世俗的靡靡之音讓人增添

妄想。

問：有人將大悲咒改成舞曲，您覺得恰當還是不適合？

答：舞曲也是藝術形態的表現，配合大悲咒的梵音來做舞蹈的呈現，

也是一種樂音的供養，像韓國也有僧舞，只要把握住那個特質。

藝術的呈現是多面化的。

問：您之前跟老和尚學習梵唄的時候，有沒有強調要如何來唱誦？現在

的出家眾有沒有被教導應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學習梵唄？

答：唱誦梵唄是對佛菩薩的禮讚，要用恭敬虔誠的心來唱誦，任何一個

讚都有一定的唱法，以及固定的節拍，過去是師父唱弟子聽，以師

徒相授的方式，但也講求要領，只要將節拍把握住，結構就能夠掌

握住。除了技巧之外，還要唱得準確，節拍、節奏要符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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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我們在唱「讚佛偈」的時候，需不需要加上觀想？

答：唱誦時要了解它的意義，但了解意義不一定要花很多時間，配合

觀想更能夠攝受，不只是有聲音出來而已，而是要專注唱誦，句

句要清楚，藉此唱誦觀文思其義，這樣子就更能夠相應。

問：您在誦經、念佛號的時候，比較喜歡用念誦的方式，還是會搭配上

旋律？哪一種比較能攝受？

答：早晚課的時候要照傳統的方式，不需要配合其他樂器，有時候不

需要什麼法器清唱，也可以很莊嚴。

問：法師過去辦過很多兒童學佛夏令營，讓青少年能夠從小時候開始學

佛，您當初為什麼對這一方面有興趣？

答：三十年前兒童的學佛活動比較少，所以當時開始構想，希望利用

暑假比較長的假期，讓小朋友到寺院住個兩三天，所以就到山上

找比較大的寺院，但早期的寺院從來沒有辦過小朋友的活動，比

較不能夠接受以這種方式宣揚佛法。後來找到圓光寺的普獻法

師，向他詢問能否借他們的寺院舉辦兒童夏令營，法師就說：

「可以呀！歡迎你們去看場地適不適合！」後來我們上山，覺得

這場地很幽靜，齋堂也很大，聽說過去還辦過大專佛學夏令營，

獅頭山上還有水簾洞，這樣小朋友的活動應該沒問題。場地敲定

後，我們就開始招募學生、安排課程。原則上，小朋友十個人一

隊，再找一個大專生當小隊輔，負責講故事給他們聽。因為活動

範圍在寺院，所以行住坐臥都要學規矩，例如早上六點起床，六

點半做早課，做完早課打拳，學習金剛禪坐；下午安排大地遊

戲，接近大自然。到了三餐，就教導孩子吃飯要「龍含珠」，拿

筷子時要「鳳點頭」，坐要坐端正。夏天時，我們安排從圓光寺

專訪音樂禪行者─明光法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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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到水簾洞玩水，晚上觀察星星，最後一天讓小隊表現團隊精

神，準備晚會表演節目。三天下來，小朋友在活動心得上歡喜地

寫著：「參加夏令營好快樂！希望下次還要參加。」

問：有沒有小朋友上過夏令營，長大後就跟佛教脫節，沒再繼續學佛？

答：各人成長的過程不一樣，或許後來就比較沒有機會接觸佛教，但

小時候曾學習過，印象會比較深刻。有時候在路上遇到他們都會

來打招呼，說我們以前參加過夏令營。不管他們將來有沒有學

佛，對孩子都是一種好的影響，為他們種下一個好的種子。

問：現在各大學的佛學社團紛紛解散，佛教年輕人似乎比較少，是不是

有斷層的現象？

答：早期幾乎各所大學都有佛學社，現在比較少是因為環境跟以前有

很大的不一樣，但是對於年輕人，還是要提供他們學習的機會。

其實寺院道場就要專對青年人舉辦弘法的活動，例如台北市青年

佛教會，今年特別為高中生舉辦第三屆高中生活體驗營，以露營

的方式，讓他們接近大自然、親近善知識。每梯次以四十人為對

象，活動會安排戶外追蹤和參訪，有時可以讓他們包水餃，也有

早晚課，但時間比較短，內容不能太深。

問：最後請法師給慧炬一些建言，如何將青年人學佛運動傳承不斷，這

是慧炬另一個五十年要努力的工作。

答：我出家之後比較有機會跟各個佛學社團結緣，後來法務多就比較

少。雖然接引年輕人學佛不容易，但還是要去辦一些適合年輕人

的佛法活動，他們才有機會來接觸。多用點心，從做當中學習，

每一個點都要不斷地去做，才能連成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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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　語

聽完明光法師的學佛經歷與法語的開示，不禁令人深感讚嘆與受

用。誠如法師所說，佛法是活潑潑的真理，對於年輕人，還是要提供他們

學習佛法、親近善知識的機會，例如組織合唱團吟唱佛曲，或是定期舉

辦佛化婚姻、兒童學佛夏令營，扭轉學佛非得「伴青燈」、「穿緇衣」，

或是吃素出家的僵化成見。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在詩作〈宿東林寺〉曾說：

「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」接引眾生的方式可以多元發展，

不論是用傳統音樂或以西洋樂器演奏，只要能夠開智慧、破疑情，凋萎

的落葉、待放的花苞都可能成為代替釋尊演示佛法的「廣長舌」、「清淨

身」。除了感恩法師抽空接受慧炬專訪，也祈願明光法師身心健康安泰，

繼續在菩提道上為我們吟唱一曲曲妙如來。

邁向圓滿人生的四種思惟   文／堪布羅哲．登紐

　　我智慧的發展只有在人道之中才有可能，我們無法使其他道的眾生開啟

智慧，比方說我們看看畜生道，畜生道也有種種跡象表達牠們需要快樂，

希望解脫痛苦，可是這些畜生道的眾生卻沒有能力瞭解苦是怎麼一回事？苦

的原因是什麼？什麼是可以離開痛苦的方法？牠們沒有這種能力，亦沒有修

行的傾向。比方說我們要教一隻猴子打坐，只能用鞭打或者以物品誘惑的方

式，來讓這隻猴子擺出打坐的姿勢。除此之外，我們無法教導一隻猴子來調

服自己的內心，讓牠知道「苦」的內容是什麼，什麼是離開「苦」的方法。

如此思考過後，我們再回過頭來想想我們這個珍貴難得的人身，我們有方法

讓人瞭解「苦」的內容，也能夠修持離「苦」的方法。有了難得的人身，我

們的五官又是這樣的完整，如此我們怎能不珍視所擁有的人身呢？……

欲讀全文，請參閱89年4月《慧炬雜誌》第430期

雜誌免費結緣，歡迎索取。（數量有限，每人每期最多限請

兩本，以收信 / 郵戳日期為憑，贈完為止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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